呼唤语文教师文本细读的理性回归
南京外国语学校  蒋兴超
文本细读对语文教师和语文教学的意义，不言而喻。但不知从何时起，文本细读的各种“门径”“角度”满天飞，各种大胆的“创举”层出不穷。教师的文本细读，偏离了教学的航向和初衷，忘记了教师的角色和使命，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语文教师的文本细读，不该脱离教学，剑走偏锋；而应理性回归，安身课堂。
一、文本细读的真正奥义
（一）文本细读的内涵
文本细读源自20世纪西方文论的重要流派——语义学，其显著特征是以文本为中心，重视在具体语境中分析和理解文本，强调文本内部隐含的组织结构。孙绍振教授十分重视从文本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在文本以外强加任何东西都是对自己的误导”，“不管读者主体多么强势，还是要尊重文本主体”[1]。陈思和教授认为，文本细读“就是要仔细地读，反复地读，从字词句篇中发现文本的缝隙”，“一旦发现文本缝隙，就抓住不放，深入分析下去，真正进入文本的深层结构”[2]。文本细读，意味着扎根文本，深掘文本，深入文本内核，深探文本奥义。
（二）教师细读的初衷
“对文本外的任何因素先作悬搁，存而不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全部价值和意义”[3]，这是语文教师和文学评论家细读文本的共同追寻。而他们之间差异明显：语文教师的细读注重文本语义，评论家的细读还延扩到结构分析；评论家的细读聚集在文学文本，语文教师的细读还包括非文学文本；语文教师的细读偏微观，评论家的细读更宏阔；评论家的目光只聚焦文本，语文教师更需关照教学。
基于此，语文教师和评论家的文本细读，有质的区别：评论家的细读以读者为中心，而语文教师的细读以教学为中心；评论家有“抽丝”才智，而语文教师有“烛照”精神。因此，语文教师的文本细读有两点初衷。
其一，立足教学需要。无论语文教师采用怎样的细读策略，文本细读得如何透辟，都要回归到课堂教学的轨道上来，任何“脱轨”的细读都没有价值和意义。比如散文化小说《台阶》，单就文本细读而言，主题多元，内涵丰富；如果站在教学的角度，目光自然转向“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细读的方向会更明晰。
其二，植根学生成长。文本细读的目光，投向“目标”和“重点”，迈出了文本课堂化处理的第一步。贴着学情，重回文本，寻找开掘的疆域和策略，才完成了文本细读的质的飞跃。语文教师文本细读的初衷，就是要心中有课堂，眼中有学生。
二、文本细读的现实偏向
（一）冒用文本细读的名义
然而，现实的语文课堂，屡屡有人冒用文本细读之名。
表现一：明明在文本浅表滑行，非要和文本细读攀亲。比如，有教师执教《小石潭记》，知道要在小石潭的美景处停驻，但简单问答后便匆匆而过。他没有抓住柳子厚“借物写心，物我交融”的写景特点，赏景本需深入开掘，方能理解“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皆有深深的情感烙痕”[4]。课后该教师还反复说自己如何细读文本，但文本其实并未读透。
表现二：明明靠搬外援佐证，非要贴上文本细读的标签。还以《小石潭记》为例，公开课上，教师为了让学生理解作者的“满腔悲情”，不惜用近半节课介绍柳宗元自永贞革新失败到被贬为永州司马凄苦十年的人生历程。交流环节，该教师说自己花很多时间研究柳宗元和细读文本。然用大量材料来佐证情感，强加理解，这本已在文本外游荡，离文本细读相去甚远。
表现三：明明以“读者意”为中心，非要打着文本细读的旗号。仍以《小石潭记》为例，教师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作者复杂的情感变化，让学生先假想自己如何伤心，到人迹罕至、风景尚佳的地方散心，再回到文本谈感受理解。教师自言文本读得细，其实“读者意”完全不同于“文本意”。
（二）偏离文本细读的航向
文本细读，角度各异，眼光不同，见仁见智。同一篇文本，目光聚焦处、深研价值点、开掘方向、细读策略等都不同，但不能偏读、误读，应该有公共防线。公共防线，就是文本解读的共同边界和公共视域。简而言之，就是不能脱离“文本意”，放大“读者意”。
然而，语文教师细读文本，经常发展“读者意”，远离“文本意”，偏离文本细读的航向。
表现一：一味地标新立异。有教师从话语的角度细读《故乡》，将文中的人物对话进行数据统计[5]，以期分析形象和理解主旨。深入开掘人物的言语内容，才是公共视域；偏于形式的数据“发现”，则故弄玄虚。
表现二：随意地过度阐发。有教师解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说“作者为了批判封建教育制度”；解读《阿长与〈山海经〉》，说“鲁迅对阿长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解读《智取生辰纲》，说“对待坏人就应秋风扫落叶，要为社会除暴安良”……牵强附会地添加“读者意”，远离“作者意”，实为偏谬地细读。重视文本的“作者意”和“中心意”，才能回到公共视域；过度阐发，实则误读。
表现三：盲目地低效开掘。有教师执教《我的叔叔于勒》，把分析菲利普夫妇的“处境”当作课堂教学的重心。其实，菲利普夫妇的“表现”，更具开掘的价值。文本的“价值点”，便是公共视域，或形象的潜藏之所，或情思的葳蕤之域，或精神的明辨之处。
（三）夸大文本细读的作用
文本细读，不强加有色眼光的“读者意”，不凭借知人论世的“作者意”，应提倡直面文本，摘除滤镜，素颜相见。文本细读的好处显而易见：置身文本，在言语的汪洋中练就能力，磨砺品格；在语言的灵活实践里心领神会，以渔得鱼。教师细读文本，容易寻得进出文本的佳径，找到沉潜课堂的生机之所。理想的期待是：学生也能沉在文本里，接受语言熏陶，明晓文本奥义，提升语言感受力。但教师的文本细读和理想的学生细读，距离遥远，须翻越三座大山：精准把握学情，精通教学策略，身怀教学机智。因此，教师的文本细读在课堂教学中，充其量只解决了文本深研的一端。
然而，如今的语文专家和一线教师，常常夸大教师文本细读的作用。
观点一：教师的文本细读，能广泛培植学生的各种能力。其理由是：“文本细读的开展，需要教师对文章内容进行深入的讲解。”[6]看似有道理，实则荒谬。学生细读文本，是自己主动地解码和再认，而非被动地灌输；教师细读文本的价值，更体现为在关要之处和生机之所如何智慧地激发学生去发现，并非教师深入地讲解。
观点二：教师的文本细读，能彻底改变语文教学的面貌。有不少专家在各种场合说：“教师若能细读文本，就能改变语文课效率低下的现状，课堂就能焕然一新。”诚然，教师细读文本能优化教学处理，但影响语文教学面貌的要素还有很多——理念、方法、情怀、学情、政策、评价等，绝非仅靠语文教师文本细读的一方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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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归文本细读的真意
语文教师的文本细读应以学生成长为根本点，以课堂教学为立足点，以深研文本为落脚点。学生阅读文本，无论是单篇、群文，还是整本书，都是亲近母语和精神建构的过程，离不开教师悉心有效的引导。因而，教师的文本细读，就不能“漫读”“偏读”“误读”。语文教师细读文本的真意，就是挖掘文本的最大价值，寻找教学的最佳路径，拓展课堂的最广空间。
首先，挖掘文本的最大价值。还以《台阶》为例，统编教材将其选入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单元主题是“凡人小事”，聚焦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观照其“品格”和“人生价值”。综合文本、单元主题和学情三方要素，寻找它们的最大公约数：“父亲”辛苦建造高台阶的过程，高台阶房子建成后“父亲”的反常表现，“父亲”反常表现的原因。文本“价值点”很多，而学生学习之求、教师教学之需和文本的丰饶之域，共同圈定了最大公约数，也规约了挖掘文本的最大价值。
其次，寻找教学的最佳路径。寻探“父亲”这个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人生价值”，绕不过两个重要路标——高台阶房子建成前的辛劳和高台阶房子建成后的失落，它们是课堂教学的必经之道。而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很多：建高台阶房子的意味，“父亲”自语式的问答，“我”眼中的父亲……从出发点到必经点再到目的地，最符合七年级学生的认识、最容易走进“父亲”的情感、最便于探知“人生价值”的策略，便是教学的最佳路径。
再次，拓展课堂的最广空间。课堂空间的无限打开，靠教师智慧地引动，能激发学生深度参与。执教《台阶》时，我设计了三个主问题：（1）“父亲”为什么要建高台阶的房子？是如何建成的？（2）得偿所愿后，“父亲”有什么表现？为什么会如此？（3）《台阶》中的父亲，是谁的父亲？[7]第一个问题引着学生体会“父亲”的艰辛，第二个问题提示学生体察“父亲”的心理变化，第三个问题激发学生思索“小人物”的“人生价值”。拓展课堂空间的过程，就是引着学生向文本深处进发的过程，也是促进学生多样思维进阶的过程。
（二）回归文本细读的常态
文本细读，是语文教师必做的功课，是课堂教学的压舱石。学生要习得细读之功，需方法指引，按规律操练，这离不开语文教师的先行细读。语文教师先行细读的价值体现在：深谙文本的内涵要义，把控文本的重心方向，熟悉文本的开掘策略，了解学情的概貌特征。离开了语文教师的先行细读，课堂注定是师生一同在文本外晃荡，教学就成了程式化的过场。
语文教师的文本细读，肩负两大使命：（一）对文本课堂化的深度处理；（二）对学情课堂化的深层联动。前者，要求深度认清语文教师的角色定位；后者，要求准确把握文本处理的适恰策略。
先说语文教师的角色。语文教师，是文本的深研者。比如吴伯箫的《灯笼》，反复深研，才能发现开掘文本的最大价值点是深沉的家国情怀，文本的重心落在两句话上：“真的，灯笼的缘结得太多了，记忆的网里挤着的就都是”，“唉，壮，于今灯笼又不够了。应该数火把，数探海灯，数燎原的一把烈火！”细读文本，体现教师的基本素养和扎实功力，但绝不能把细读文本当作课堂教学的独门绝技，其充其量只算打开课堂教学的第一重门。而课堂，才是语文教师安身立命之本，始终在职业生涯之中。离开了课堂的文本细读，没有根基，鲜有气象。语文教师要始终胸怀课堂，课堂学习的主体是学生。因此，语文教师是学情的深察者。《灯笼》所记事件略显散乱，所用典故隐含较深，所抒情感隐晦难懂，这对八年级的学生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教师只有深察学情，才能找到学生和文本联通的密径。语文教师，还是学习的引动者。课堂教学的核心要义就是引动，点燃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发现，引动学生探究；教师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不越俎代庖，而做智慧的引动者和贴心的帮扶者。比如，梳理记忆的网里和灯笼的缘与情之后，适时引发：“唉，壮，于今灯笼又不够了。”“于今”指什么时候？灯笼为什么又不够了？学生的目光便慢慢向家国情怀聚拢。
再谈文本的教学处理。文本是一块田，在其间辛劳深耕，才能等来熟稔后的芳香。语文教师在文本和学生之间来回穿梭，举重若轻，左右逢源，要靠智慧的教学处理。[8]教学处理包含两大要素：逻辑起点、课堂落点。教学处理的逻辑起点，由文本和学情共同商定，不是教师一厢情愿的随意行为，而是靠科学的依据。比如《社戏》，入选统编教材八年级下册第一单元，单元的主题词是：“本单元的课文，或表现各地风土人情，或展示传统文化习俗。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一幅幅民俗风情画卷，感受到多样的生活方式和多彩的地域文化，更好地理解民俗的价值和意义。”依此，确定了单元文本的教学方向——“民风民俗”。结合八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将本文教学的逻辑起点定为：深切感受平桥村淳朴的民风。而教学处理的课堂落点，则由教师依据逻辑起点智慧地选择，兼顾文本的出处和全貌。聚焦戏前、戏中和戏后平桥村小伙伴和大人们的种种纯朴表现，是课堂教学的不二落点。而统编教材所选的《社戏》，删去了开头“我”在北京室内剧场两次极不愉快的看戏经历，属于后文本（教材编写者加工过的文本）；前文本（原汁原味的文本）和“遥遥远哉”的十二岁看戏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相较而下，平桥村露天的乡村戏才弥足珍贵，更可见淳善的民风。因此，为了深探文本的真正奥义，不妨适当关联前文本；为了帮助学生深度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可适恰选择辅助文本。
依循学情之需，深研文本的教学“价值点”，联通各种要素，激发学生无限接近“文本意”，走进作者的情智世界，甘做默默牵线人，应是语文教师细读文本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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